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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赵献书燕王
自赵献书燕王曰：始臣甚恶事，恐赵足〈（缺二十馀字）（一）〉臣之所恶也，故外冒赵而欲说丹与得，事非□〈（缺五六字）〉臣也。今奉阳〔君〕〈（缺十馀字）（二）〉封秦也，任秦也，比燕于赵。令秦与莌〔兑〕〈（缺五六字）〉宋不可信，若□□□□我其从徐□□□□□□〈（三）〉制事，齐必不信赵矣。王毋忧事，务自乐也。臣闻王之不安，臣甚愿□□□□□之中重齐□□□□□，〈（四）〉秦毋恶燕粱（梁）以自持（恃）也。今与臣约，五和，入秦使，使齐韩粱（梁）〈（缺七八字）〉约��（却）军之日无伐齐、外齐焉。〈（五）〉事之上，齐赵大恶；中，五和，不外燕；下，赵循合齐秦以谋燕。今臣欲以齐大〔恶赵〕而去，胃（谓）齐王，赵之禾（和）也，阴〈（六）〉外齐、谋齐，齐赵必大恶矣。奉阳君徐为不信臣，甚不欲臣之之齐也，有（又）不欲臣之之韩粱（梁）也，燕事小大之诤（争），〈（七）〉必且美矣。臣甚患赵之不出臣也。知（智）能免国，未能免身。愿王之为臣故此也。使田伐若使使孙疾召〈（八）〉臣，自辞于臣也。为予赵甲因在粱（梁）者。



使韩山献书燕王
使韩山献书燕王曰：臣使庆报之之后，徐为之与臣言甚恶。死亦〈（九）〉大物已。不快于心而死，臣甚难之。故臣使辛谒大之。王使庆谓臣不利于国，且我忧之，臣为此无敢去之。〈（一〇）〉王之赐使使孙与弘来，甚善已。言臣之后，奉阳君徐为之视臣益善，有遣臣之语矣。今齐王使李终之〈（一一）〉勺（赵），怒于勺（赵）之止臣也，且告奉阳君，相挢于宋，与宋通关。奉阳君甚怒于齐，使勺（赵）足问之臣，臣对以弗知〈（一二）〉也。臣之所患，齐勺（赵）之恶日益，奉阳君尽以为臣罪，恐久而后不可□救也。齐王之言臣，反不如已。愿〈（一三）〉王之使人反复言臣，必毋使臣久于勺（赵）也。



使盛庆献书于燕王
使盛庆献书于〔燕王曰〕□□胃（谓）虽未功（攻）齐，事〈（一四）〉必□者，以齐之任臣，以不功（攻）宋，欲从韩粱（梁）取秦，以谨〈谋〉勺（赵）。勺（赵）以（已）用薛公徐为之〈缺八九字（一五）〉相□也。今齐王使宋窍谓臣，曰：“奉阳君使周纳告寡人曰：‘燕王请毋任苏秦以事’，信□□□〈（一六）〉奉阳君使周纳言之曰：‘欲谋齐’，寡人弗信也。周纳言：燕勺（赵）循善矣，皆不任子以事。奉阳〔君〕□□□〈（一七）〉丹若得也，曰笥毋任子讲，请以齐为上交。天下有谋齐者请攻（攻）之。”苏修在齐，使□□□□〈（一八）〉□□□□中齐勺（赵）矣。今〔齐〕王使宋窍诏臣曰：“鱼（吾）将与子□有谋也。”臣之所〈缺八九字（一九）〉不攻（攻）齐，全于□。所见于薛公徐为，其功（攻）齐益疾。王必勺（赵）之功（攻）齐，若以天下〈缺五六字（二〇）〉焉。外齐于禾（和），必不合齐秦以谋燕，则臣请为免于齐而归矣。为赵择□□韩□□□□〈（二一）〉必赵之不合齐秦以谋燕也，齐王虽归臣，臣将不归。诸可以恶齐勺（赵）〔者〕，将□□之。以□可〔也〕，以蓐（辱）可〈（二二）〉也，以与勺（赵）为大仇可也。今王曰：“必善勺（赵），利于国。”臣与不知其故。奉阳君之所欲，循〔善〕齐秦〈（二三）〉以定其封，此其上计也。次循善齐以安其国。齐勺（赵）循善，燕之大过（祸）。〔将〕养勺（赵）而美之齐乎，害于〈（二四）〉燕，恶之齐乎，奉阳君怨臣，臣将何处焉？臣以齐善勺（赵），必容焉，以为不利国故也。勺（赵）非可与功（攻）齐〈（二五）〉也，无所用。勺（赵）毋恶于齐为上。齐勺（赵）不恶，国不可得而安，功不可得而成也。齐赵之恶从已，〈（二六）〉愿王之定虑而羽钻（赞）臣也。勺（赵）止臣而它（他）人取齐，必害于燕。臣止于勺（赵）而侍（待）其鱼肉，臣□不利于〈（二七）〉身。



四、自齐献书于燕王
自齐献书于燕王曰：燕齐之恶也久矣。臣处于燕齐之交，固知必将不信。臣之计曰：齐〈（二八）〉必为燕大患。臣循用于齐，大者可以使齐毋谋燕，次可以恶齐勺（赵）之交，以便王之大事，是〈（二九）〉王之所与臣期也。臣受教任齐交五年，齐兵数出，未尝谋燕。齐勺（赵）之交。壹美壹〈（三〇）〉恶，壹合壹离。燕非与齐谋勺（赵），则与赵谋齐。齐之信燕，〔至于虚〕北地〔行〕其甲。王信田代缲去〔疾〕之〈（三一）〉言功（攻）齐，使齐大戒而不信燕，臣秦��（拜）辞事。王怒而不敢强。勺（赵）疑燕而不功（攻）齐，王使襄安君东，〈（三二）〉以便事也。臣岂敢王��（哉）。齐勺（赵）遇于阿，王忧之。臣与于遇，约功（攻）秦去帝。虽费，毋齐赵之患，除〈（三三）〉群臣之聭（耻）。齐杀张㢈，臣请属事，辞为臣于齐。王使庆谓臣，〔不之齐危国〕，臣以死之〈（三四）〉围，治齐燕之交。后薛公干（韩）徐为与王约功（攻）齐，奉阳君鬻臣，归罪于燕，以定其封于齐。公〈（三五）〉玉丹之勺（赵）致蒙，奉阳君受之。王忧之，故强臣之齐。臣之齐，恶齐勺（赵）之交，使毋予蒙而通宋使。故王能〈（三六）〉材（裁）之，臣以死任事。之后，秦受兵矣，齐勺（赵）皆尝谋。齐勺（赵）未尝谋燕，而俱诤（争）王于天下。臣〈（三七）〉虽无大功，自以为免于罪矣。今齐有过辞，王不谕齐王多不忍（仁）也，而以为臣罪，臣甚惧。㢈〈（三八）〉之死也，王辱之。襄安君之不归哭也，王苦之。齐改葬其后而召臣，臣欲毋往，使齐弃臣。王曰：“齐王之多〈（三九）〉不忍（仁）也，杀妻逐子，不以其罪，何可怨也”，故强臣之齐。二者大物也，而王以赦臣，臣受赐矣。臣之行也，〈（四〇）〉固知必将有口，故献御书而行。曰：“臣贵于齐，燕大夫将不信臣。臣贱，将轻臣。臣用，将多望于臣，齐〈（四一）〉有不善，将归罪于臣。天下不功（攻）齐，将曰善与齐谋。天下功（攻）齐，将与齐兼弃臣。臣之所处者重卵〈（四二）〉也。”王谓臣曰：“鱼（吾）必不听众口与造言，鱼（吾）信若遒（犹）龁也。大可以得用于齐，次可以得信，下笱（茍）毋死，若无〈（四三）〉不为也。以奴自信可，与言去燕之齐可，甚者与谋燕可，期于成事而已。”臣恃之诏，是故无不以口齐〈（四四）〉王而得用焉。今王以众口与造言罪臣，臣甚惧。王之于臣也，贱而贵之，蓐（辱）而显之，臣未有以报王。以求卿〈（四五）〉与封不中意，王为臣有之两，臣举天下使臣之封不㨻（惭）。臣止于勺（赵），王谓韩徐为：“止某不道，逎（犹）免寡人之冠也。”以〈（四六）〉振（拯）臣之死。臣之德王，罙（深）于骨随（髓）。臣甘死蓐（辱），可以报王，愿为之。今王使庆令（命）臣曰：“鱼（吾）欲用所善。”王笱（茍）有所善〈（四七）〉而欲用之，臣请为王事之。王若欲剸舍臣而抟任所善，臣请归，择（释）事，句（茍）得时见，盈愿矣。

战国策 燕策二 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
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将有口事，故献御书而行，曰：‘臣贵于齐，燕大夫将不信臣；臣贱，将轻臣；臣用，将多望于臣；齐有不善，将归罪于臣；天下不攻齐，将曰善为齐谋；天下攻齐，将与齐兼鄮臣。臣之所重处重卯也。’王谓臣曰：“吾必不听众口与谗言，吾信汝也，犹剗刈者也。上可以得用于齐，次可以得信于下，茍无死，女无不为也，以女自信可也。‘与之言曰：‘去燕之齐可也，期于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齐，及五年。齐数出兵，未尝谋燕。齐、赵之交，一合一离，燕王不与齐谋赵，则与赵谋齐。齐之信燕也，至于虚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与参、去疾之言，且攻齐，使齐犬马犏而不言燕。今王又使庆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茍欲用之，则臣请为王事之。王欲醳臣剸任所善，则臣请归醳事。臣苟得见，则盈愿。”

史记 田敬仲完世家
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苏代自燕来，入齐，见于章华东门。集解左思齐都赋注曰：「齐小城北门也。」而此言东门，不知为是一门非邪？正义括地志云：「齐城章华之东有闾门、武鹿门也。」齐王曰：「嘻，善，子来！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王之问臣也卒，而患之所从来微，愿王受之而勿备称也。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后也。且让争帝名，无伤也。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大资也。且天下立两帝，王以天下为尊齐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释帝，天下爱齐乎？爱秦乎？」王曰：「爱齐而憎秦。」曰：「两帝立约伐赵，孰与伐桀宋之利？」集解宋世家云：「宋王偃，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对曰：「夫约钧，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桀宋之利，故愿王明释帝以收天下，倍约賔秦，无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夫有宋，衞之阳地危；集解阳地，濮阳之地。正义案：衞此时河南独有濮阳也。有济西，赵之阿东国危；正义阿，东阿也。尔时属赵，故云东国危。有淮北，楚之东国危；正义淮北，徐、泗也。东国谓下相、僮、取虑也。有陶、平陆，梁门不开。正义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陆，兖州县也，县在大梁东界。释帝而贷之以伐桀宋之事，国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敬秦以为名，而后使天下憎之，此所谓以卑为尊者也。愿王孰虑之。」于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

吕氏春秋 行论
齐攻宋燕王使张魁将燕兵以从焉齐王杀之燕王闻之泣数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兴事而齐杀我使请令举兵以攻齐也使受命矣凡繇进见争之曰贤王故愿为臣今王非贤主也愿辞不为臣也辞去昭王曰是何也对曰松下乱先君以不安弃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齐者力不足也子哙之子昭王燕王为齐所获故曰弃羣臣也王苦伤之而奉事齐者盖先君谓子哙也松下地名也齐伐燕子哙与松下战以伐齐力不足今魁死而王攻齐是视魁而贤于先君王曰诺諌也从凡繇请王止兵止兵也请王出令王曰然则若何凡繇对曰请王缟素辟舍于郊遣使于齐客而谢焉曰此尽寡人之罪也大王贤主也岂尽杀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独死此弊邑之择人不谨也愿得变更请罪更也更改使者行至齐也行还齐王方大饮左右官实御者甚衆因令使者进报燕使之至也使其使者进报使者报言燕王之甚恐惧而请罪也毕又复之以矜左右官实矜大于左右官实官长也使闻知也说燕王谓伏罪讫又复使说之以自因乃发小使以反令燕王复舍燕王使复舍也小使微者也反此济上之所以败所败于济上也此齐所以为燕军齐国以虚也七十城微田单固几不及讫使骑刼代之田单率即墨市民击骑刼军尽虚弱也燕昭王使乐毅伐齐得七十馀城事未无田单几不及免矣破之悉反其城故曰泯王以大齐骄而残田单以即墨城而立功故曰而残也田单以即墨市民大破燕泯王骄暴淖齿杀之擢其筋悬之东庙立功也军故曰而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髙举之其此之谓乎诗也诗逸



五、谓燕王
谓燕王〈（四八）〉曰：“今日愿耤（藉）于王前。叚（假）臣孝如增（曾）参，信如犀（尾）星（生），廉若相〈伯〉夷，节（即）有恶臣者可毋㨻（惭）乎。”

王曰：“可矣。”

“臣有三资〈（四九）〉者以事王，足乎？”

王曰：“足矣。”

“王足之，臣不事王矣。孝如增（曾）参，乃不离亲，不足而（以）益国。信如犀（尾）星（生），乃不延（诞），不足而（以）益国。〈（五〇）〉廉若相（伯）夷，乃不窃，不足以益国。臣以信不与仁俱彻，义不与王皆（偕）立。”

王曰：“然则仁义不可为与？”

对曰：“胡为不〈（五一）〉可。人无信则不彻，国无义则不王。仁义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自复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三王代立，五相（伯）蛇〈（五二）〉正（政），皆以不复亓（其）掌（常）。若以复亓（其）掌（常）为可王，治官之主，自复之术也，非进取之路也。臣进取之臣也，不事无为之主。〈（五三）〉臣愿辞而之周，负笼操首，毋辱大王之廷。”

王曰：“自复不足乎？”

对曰：“自复而足，楚将不出雎（沮）章（漳），秦将不出〈（五四）〉商阉（于），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晋将不萮（逾）泰（太）行，此皆以不复亓（其）常为进者。”

战国策 燕策一 苏代谓燕昭王
苏代谓燕昭王曰：“今有人于此，孝若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对曰：“足下以为足，则臣不事足下矣。臣且处无为之事，归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置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对曰：“孝如曾参、孝己，则不过养其亲其。信如尾生高，则不过不欺人耳。廉如鲍焦、史鰌，则不过不窃人之财十。今臣为进取者也。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

王曰：“自忧不足乎？”对曰：“以自忧为足，则秦不出崤塞，齐不出营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忧故也。若自忧而足，则亦之周负笼而且，何为烦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则诸侯不为别马而朝矣。臣闻之，善为事者，先量其国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强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为事者，不先量其国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强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东乡伐齐之心，而愚臣知之。”

王曰：“子何以知之？”对曰：“矜戟砥剑，登丘东乡而叹，是以愚臣知之。今夫乌获举千钧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齐虽强国也，西劳于宋，南罢于楚，则齐军可败，而河间可取。”

燕王曰：“善。吾请拜子为上卿，奉子车百乘，子以此为寡人东游于齐，何如？”对曰：“足下以爱之故与，则何不与爱子与诸舅、叔父、负床之孙，不得，而乃以与无能之臣，何也？王之论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见罪于左右。”

王曰：“安有为人臣尽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对曰：“臣请为王譬。昔周之上地尝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归，其妻爱人。其所爱者曰：‘子之丈夫来，则且奈何乎？’其妻曰：‘勿忧也，吾已为药酒而待其来矣。’已而其丈夫果来，于是因令其妾酌药酒而进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虑曰：‘吾以此饮吾主父，则杀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则逐吾主母、使查吾父、逐吾主母者，宁佯踬而覆之。’于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为子远行来之，故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缚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为足下使于齐，恐忠信不谕于左右也。臣闻之曰：万乘之主，不制于人臣。十乘之家，不制于众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于妻妾。而又况于当世之贤主乎？臣请行矣，愿足下之无制于群臣也。”

战国策 燕策一 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
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万乘下之，尊之于廷，示天下与小人群也。”武安君从齐来，而燕王不馆也。谓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见足下身无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显臣于廷。今臣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听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仙，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性，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苏秦曰：“且夫孝如曾参，义不离秦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齐？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武王之义而不臣焉，辞孤竹之君，饿而死于首阳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数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来临，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杨燕、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兴，恶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不益于营丘，足下不逾楚境，不窥于边城之外。且臣有老母于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臣之趣固不与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仆者进取之臣也，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

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对曰：“足下不知也。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之者忧之。其牺曰：‘公勿忧也，吾已为药酒以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阳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其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适不幸而有类妾之弃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义益国，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说齐，曾不欺之也。使之说齐者，莫如臣之言也，虽尧、舜之智，不敢取也。”

史记 苏秦列传
人有毁苏秦者曰：“左右卖国反覆之臣也，将作乱。”苏秦恐得罪归，而燕王不复官也。苏秦见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无有分寸之功，而王亲拜之于庙而礼之于廷。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亲。今来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闻忠信者，所以自为也；进取者，所以为人也。且臣之说齐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于东周，固去自为而行进取也。今有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苏秦曰：“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齐之强兵哉？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苏秦曰：“不然。臣闻客有远为吏而其妻私于人者，其夫将来，其私者忧之，妻曰‘勿忧，吾已作药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举药酒进之。妾欲言酒之有药，则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则恐其杀主父也。于是乎详僵而弃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恶在乎忠信之无罪也？夫臣之过，不幸而类是乎！”燕王曰：“先生复就故官。”益厚遇之。





自梁献书于燕王
〔自〕粱（梁）献书于燕王曰：齐使〈（五五）〉宋窍、侯[氵巂]谓臣曰：“寡人与子谋功（攻）宋，寡人恃燕勺（赵）也。今燕王与群臣谋破齐于宋而功（攻）齐甚急，兵��〈（五六）〉有子循而不知寡人得地于宋，亦以八月归兵，不得地亦以八月归兵。”今有（又）告薛公之使者田林，薛公以告臣，而〈（五七）〉不欲亓（其）从己闻也。愿王之阴知之而毋有告也。王告人，天下之欲伤燕者与群臣之欲害臣者，将成〈（五八）〉之。臣请疾之齐观之，而以报。王毋忧，齐虽欲功（攻）燕，未能，未敢。燕南方之交完，臣将令陈臣许翦以〈（五九）〉韩粱（梁）问之齐。足下虽怒于齐，请养之以便事。不然，臣之苦齐王也，不乐生矣。



自梁献书于燕王
自粱（梁）献书于燕王曰：薛〈（六〇）〉公未得所欲于晋国，与齐之先变以谋晋国也。臣故令遂恐齐王曰：“天下不能功（攻）秦□□□齐人取秦□。”〈（六一）〉〔齐〕王惧而欲先天下，虑从楚取秦，虑反干（韩）��，有（又）虑从勺（赵）取秦。今梁勺（赵）韩〔秦〕□□□□□〈（六二）〉薛公、徐为有辞，言劝晋国变矣。齐先鬻勺（赵）以取秦，后卖秦以取勺（赵）而功（攻）宋，今有（又）鬻天下以取秦。〈（六三）〉如是而薛公徐为不能以天下为亓（其）所欲，则天下故（固）不能谋齐矣。愿王之使勺（赵）弘急守徐为，令田贤急守〈（六四）〉薛公，非是毋有使于薛公徐之所，它（他）人将非之以败臣。毋与奉阳君言事，非于齐，一言毋舍也。事必□〈（六五）〉南方强，燕毋首。有（又）慎毋非令群臣众义（议）功（攻）齐。齐王以燕为必侍（待）[敉上衣下]（弊）而功（攻）齐，未可解（懈）也。言者以臣□〈（六六）〉贱而邈于王矣。



谓齐王
谓齐王曰：薛公相青〔齐〕也，伐楚、九岁，功（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进（淮）北，宋不残，进（淮）北不得。以齐封〈（六七）〉奉阳君，使粱（梁）干（韩）皆效地，欲以取勺（赵），勺（赵）是（氏）不得。身��（率）粱（梁）王与成阳君，北面而朝奉阳君于邯郸而勺（赵）氏不〈（六八）〉得。王弃薛公，身断事，立帝、帝立，伐秦、秦伐，谋取勺（赵）、得，功（攻）宋、宋残，是则王之明也。虽然，愿王之察之也。是无〈（六九）〉它（他）故，臣之以燕事王循也。��谓臣曰：“伤齐者必勺（赵）也。秦虽强，终不敢出塞涑河，绝中国而功（攻）齐。楚、越〈（七〇）〉远，宋、鲁弱，燕人承，干（韩）粱（梁）有秦患，伤齐者必勺（赵），勺（赵）氏终不可得已。为之若何？”臣谓��曰：“请劫之。子以齐〈（七一）〉大重秦，秦将以燕事齐，齐燕为一，干（韩）粱（梁）必从。勺（赵）悍则伐之，愿则挚（执）而功（攻）宋。”��以为善。臣以车百五十乘〈（七二）〉入齐，��逆于高闾，身御臣以入。事曲当臣之言，是则王之教也，然臣亦见亓（其）必可也。犹��不知变事〈（七三）〉以功（攻）宋也。不然，��之所与臣前约者善矣。今三晋之敢据薛公与不敢据，臣未之识可。虽使据之，臣保燕而事王，〈（七四）〉三晋必不敢变。齐燕为一，三晋有变，事乃时为也。是故当今之时，臣之为王守燕，百它（他）日之节。虽然，成〈（七五）〉臣之事者在王之循甘燕也。王虽疑燕，亦甘之，不疑亦甘之。王明视（示）天下以有燕，而臣不能使王得志于三〈（七六）〉晋，臣亦不足事也。



谓齐王
谓齐王曰：始也燕累臣以求挚（质），臣为是未欲来，亦未可为王为也。今南方之事齐者〈（七七）〉多故矣，是王有忧也，臣何可以不亟来。南方之事齐者，欲得燕与天下之师而入之秦与宋以谋齐，臣诤（争）之于燕〈（七八）〉王，燕王必弗听矣。臣有（又）来则大夫之谋齐者大解（懈）矣。臣为是，虽无燕，必将来。䌣（管）子之请，贵循也，非以自为也。□□公〈（七九）〉听之。臣贤王于桓□，臣不敢忘（妄）请，□□□□王诚重御臣，则天下必曰：燕不应天下以师，有（又）使苏□〈（八〇）〉□□□□贵□〈缺十八九字〉□齐□��之□□□□之车也。王□□□□知〈（八一）〉□可以百五十乘，王以诸侯御臣。若不欲□□□请以五〔十〕乘来。请贵重之□〈缺约十字（八二）〉高贤足下，故敢以闻也。



谓齐王
谓齐王：燕王□于王之不信己也则有之，若虑大恶焉则无之。燕大□□□〈（八三）〉臣必以死诤（争）之，不能，必令王先知之。必毋听天下之恶燕交者。以臣所□□□鲁甚□，□臣大□□〈（八四）〉息士民，毋庸发怒于宋鲁也。为王不能，则完天下之交，复与粱（梁）王遇。□□宋之事，士民句（茍）可复用，臣必〈（八五）〉王之无外患也。若燕，臣必以死必之。臣以燕重事齐，天下必无敢东。□□□兄（况）臣能以天下功（攻）秦，疾与〈（八六）〉秦相萃也而不解，王欲复功（攻）宋而复之，不而舍之，王为制矣。



自赵献书于齐王
自勺（赵）献书于齐王曰：臣暨（既）从燕之粱（梁）矣，〈（八七）〉臣至勺（赵），所闻于干（韩）粱（梁）之功（攻）秦，无变志矣。以雨，未得遬（速）也。臣之所得于奉阳君者，干（韩）粱（梁）合，勺（赵）氏将〈（八八）〉悉上党以功（攻）秦。奉阳君谓臣：楚无秦事，不敢与齐遇。齐楚果遇，是王收秦已。亓（其）不欲甚。〈（八九）〉欲王之赦粱（梁）王而复见之。勺（赵）氏之虑，以为齐秦复合，必为两啇（敌）以功（攻）勺（赵），若出一口。若楚遇不必，虽〈（九〇）〉必，不为功，愿王之以毋遇喜奉阳君也。臣以足下之所与臣约者告燕王，臣以（已）好处于齐。齐王〈（九一）〉终臣之身不谋燕燕。臣得用于燕，终臣之身不谋齐。燕王甚兑（悦），亓（其）于齐循善。事卬（昂）曲尽从〈（九二）〉王。王贤（坚）三晋亦从王，王取秦楚亦从王。然而燕王亦有苦。天下恶燕而王信之。以燕之事齐也为尽矣。〈（九三）〉先为王绝秦挚（质）子宦二万甲自食以功（攻）宋，二万甲自食以功（攻）秦，干（韩）粱（梁）岂能得此于燕��（哉）。尽以为齐。王[犭酉]（犹）听〈（九四）〉恶燕者〈（九五）上此下四十九字错简移后〉燕王甚苦之。愿王之为臣甚安燕王之心也。燕齐循善，为〈（九六）〉王何患无天下。



自赵献书于齐王
自勺（赵）献书于齐王曰：臣以令告奉阳君曰：“寡人之所以有讲虑者有，寡人之所为功（攻）〈（九七）〉秦者，为粱（梁）为多。粱（梁）氏留齐兵于观，数月不逆，寡人失望，一。择齐兵于荧阳成皋，数月不从而功〈（九八）上以下错简在前〉宋，再。寡人之□功（攻）宋也，请于粱（梁），闭关于宋而不许。寡人已举宋，讲矣。乃来诤（争）得，三。今燕勺（赵）〈原错在（九五）行下〉之兵皆至矣，俞（愈）疾功（攻）菑，四。寡人有（又）闻粱（梁）〈原错在（九六）行上〉入两使阴成于秦，且君尝曰：吾县免于粱（梁）是（氏），不能〈原错在（一〇一）行下〉辞已。虽干（韩）亦然。寡人恐粱（梁）氏之弃与国而独取秦也，是以有讲虑。今曰不〈原错在（一〇二）行上〉女（如）□〈（九八）下〉之疾之，请从。功（攻）秦、寡人之上计；讲，最寡人之大（太）下也。粱（梁）氏不恃寡人，树寡人曰：齐道楚取秦，苏修在齐矣。〈（九九）〉故天下汹汹然，曰：寡人将反��也。寡人无之。乃��固于齐，使人于齐大夫之所，而俞（偷）语则有之。寡人不见使者〈（一〇〇）〉□□对（怼）也。寡人有反��之虑，必先与君谋之。寡人〈（一〇一）上以下错简四十八字已移前〉与韦非约曰：若与楚遇，将与〈（一〇二）下〉干（韩）粱（梁）四遇，以约功（攻）秦。若楚不遇，将与粱（梁）王复遇于围地，收秦等，��（遂）明（盟）功（攻）秦，大（太）上破之，其〔次〕宾（摈）之，亓（其）下完交而□〈（一〇三）〉讲，与国毋相离也。此寡人之约也。韦非以粱（梁）王之令（命）欲以平陵蛇（貤）薛，以陶封君。平令虽（惟）城而已，亓（其）〈图阝〉（鄙）尽〈（一〇四）〉入粱（梁）氏矣。寡人许之已。”臣以□告奉阳君，奉阳君甚兑（悦），曰：“王有（又）使周湿、长驷重令（命）捝（兑），捝（兑）也敬受令（命）。”奉阳君合（答）臣曰：“篠（彗）〈（一〇五）〉有私义（议），与国不先反而天下有功（攻）之者，虽知不利，必据之。与国有先反者，虽知不利，必怨之。”今齐勺（赵）燕〈（一〇六）〉循相善也。王不弃与国而先取秦，不弃篠（彗）而反��也，王何患于不得所欲。粱（梁）氏先反，齐勺（赵）功（攻）粱（梁），齐〈（一〇七）〉必取大粱（梁）以东，勺（赵）必取河内，秦案不约而应，王何患于粱（梁）。粱（梁）、干（韩）无变，三晋与燕为王功（攻）秦，以便王之功（攻）〈（一〇八）〉宋也，王何不利焉。今王弃三晋而收秦反��也，是王破三晋而复臣天下也。天下将入地与重挚（质）于秦而独为〈（一〇九）〉秦臣以怨王。臣以为不利于足不下，愿王之完三晋之交，与燕也讲亦以是。疾以取止。



韩��献书于齐
干（韩）��献书于齐曰：“秦悔〈（一一〇）〉不听王以先事而后名。今秦王请侍（待）王以三四年。齐不收秦，秦焉□晋国。齐秦复合，使��反（返），且复故事，秦〈（一一一）〉卬曲尽听王。齐取宋，请令楚粱（梁）毋敢有尺地于宋，尽以为齐。秦取粱（梁）之上党。干（韩）粱（梁）从，以功（攻）勺（赵），秦〈（一一二）〉取勺（赵）之上地，齐取河东。勺（赵）从，秦取干（韩）之上地，齐取燕之阳地。三晋大破，而□□，秦取鄢田云梦，齐取东国〈（一一三）〉下蔡。使从亲之国如带而□。齐秦虽立百帝，天下孰能禁之。”



谓齐王
谓齐王曰：臣恐楚王之勤竖之死也。〈（一一四）〉王不可以宋故解（懈）之。臣使苏厉告楚王曰：“竖之死也，非齐之令（命）也。洫子之私也。杀人之母而不为亓（其）子礼，竖〈（一一五）〉之罪固当死。宋以淮北与齐讲，王功（攻）之，��（击）勺（赵）信。齐不以为怨，反为王诛勺（赵）信，以亓（其）无礼于王之边吏〈（一一六）〉也。王必毋以竖之私怨，败齐之德。”前事愿王之尽加之于竖也，母与它（他）人矣，以安夫薛公之心。王尚（尝）与〈（一一七）〉臣言甘薛公以就事。臣甚善之。今爽也、强得也，皆言王之不信薛公，薛公甚惧。此不便于事。非薛公之信〈（一一八）〉莫能合三晋以功（攻）秦，愿王之甘之也。臣负齐燕以司（伺）薛公，薛公必不敢反王。薛公有变，臣必绝之。臣请终事〈（一一九）〉而与王勿计，愿王之固为终事也。功（攻）秦之事成，三晋之交完于齐，齐专从横尽利。讲而归亦利，围而〈（一二〇）〉勿舍亦利，归息士民而复之，使如中山，亦利。功（攻）秦之事败，三晋之约散而静（争）秦，事卬曲尽害。是故臣以王〈（一二一）〉令曰：“薛公骄（矫）敬（檠）三晋，劝之为一，以疾功（攻）秦，必破之。不然则宾（摈）之。不则与齐共讲，欲而复之。三晋以王为爱己〈（一二二）〉忠己。今功（攻）秦之兵始合，王有（又）欲得兵以功（攻）平陵，是害功（攻）秦也。天下之兵皆去秦而与齐诤（争）宋地，西亓（其）为〈（一二三）〉□不难矣。愿王之毋以此畏三晋也。独以甘楚。楚虽毋伐宋，宋必听。王以（已）和三晋伐秦，秦必不敢言救宋。□〈（一二四）〉弱宋服，则王事遬（速）夬（决）矣。夏后坚欲为先薛公得平陵，愿王之勿听也。臣欲王以平陵予薛公，然而不欲王〈（一二五）〉之无事予之也。欲王之县陶平令于薛公奉阳君之上以勉之，终事然后予之，则王多资矣。��<御>事者必曰：三晋〈（一二六）〉相竖（坚）也而伤秦，必以其馀骄王，愿王之勿听也。三晋伐秦，秦未至[上予下日]□而王已尽宋息民矣。臣保燕〈（一二七）〉而循事王，三晋必无变。三晋若愿乎，王��（遂）役之。三晋若不愿乎，王收秦而齐（剂）亓（其）后。三晋岂敢为王骄。若三晋相竖（坚）也〈（一二八）〉以功（攻）秦，案以负（倍）王而取秦，则臣必先智（知）之。王收燕循楚而啖秦以晋国，三晋必破。是故臣在事中，三晋必不敢反。〈（一二九）〉臣之所以备患者百馀。王句（茍）为臣安燕王之心而毋听伤事者之言，请毋至三月而王不见王天下之业，臣请〈（一三〇）〉死。臣之出死以要事也，非独以为王也，亦自为也。王以不谋燕为臣赐，臣有以德燕王矣。王举霸王之业而以臣为三公，臣〈（一三一）〉有以矜于世矣。是生物事句（茍）成，臣虽死不丑。”



秦战胜魏
��（华）军，秦战胜魏，走孟卯，攻大粱（梁）。须贾说穰侯曰：“臣闻魏王长〈（一三二）〉吏胃（谓）魏王曰：‘初时者，惠王伐赵，战胜三粱（梁），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燕，拔故国，杀子之，〈（一三三）〉燕人不割而故国复反。燕赵之所以国大兵强而地兼诸侯者，以亓（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一三四）〉数割，而国隋（随）以亡。臣以为燕赵可法而宋中山可毋为也。秦贪戾之国也而无亲，蚕食魏失，尽晋〈（一三五）〉国，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而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今有（又）走孟卯，入北宅，此非敢〈（一三六）〉粱（梁）也，且劫王以多割，王必勿听也。今王循楚赵而讲，楚赵怒而与王争秦，秦必受之。秦挟楚赵〈（一三七）〉之兵出复攻，则国求毋亡，不可得已。愿王之必毋讲也。王若欲讲，必小（少）割而有质，不然必欺。’此臣〈（一三八）〉之所闻于魏也，愿君之以氏（是）虑事也。《周书》曰：‘唯命不为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暴子，割八县之〈（一三九）〉地，此非兵力之请（精）也，非计虑之攻（工）也，夫天幸为多。今有（又）走孟卯，入北宅，以攻大粱（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一四〇）〉知（智）者不然。臣闻魏氏悉亓（其）百县胜甲以上，以戎〈戍〉大粱（梁），臣以为不下卅万。以卅万之众，守七仞之城，臣以为汤武〈（一四一）〉复生，弗易攻也。夫轻信楚赵之兵，陵七刃之城，犯卅万之众而必举之，臣以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一四二）〉未之尝有也。攻而弗拔，秦兵必罢（疲），陶必亡，则前功有必弃矣。今魏方疑，可以小（少）割而收也。愿君〈（一四三）〉遝（逮）楚赵之兵未至于粱（梁）也，亟以小（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小（少）割为和，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楚赵〈（一四四）〉怒于魏之先己也，必争事秦，从已散而君后择焉。且君之得地也，岂必以兵��（哉）。□晋国也，秦兵不功（攻）〈（一四五）〉而魏效降（绛），安邑，有（又）为陶启两，几尽故宋，而��〈卫〉效蝉尤。秦兵笱（茍）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奚为〔而〈（一四六）〉不可〕。愿君之孰（熟）虑之而毋写危也。”君曰：“善。”乃罢粱（梁）围。‧五百七十。



谓魏王
谓魏王曰：秦与戎翟同俗，有□□〈（一四七）〉〔之〕心，贪戾好利，无亲，不试（识）礼义德行。笱（茍）有利焉，不顾亲戚弟兄，若禽守（兽）耳。此天下之所试（识）也。非□□〈（一四八）〉厚积德也。故大（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咎（舅）也，攻莫多焉，而谅（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捝（夺）之国。此于〔亲〕〈（一四九）〉戚若此而兄（况）仇雠之国乎。今王与秦共伐韩而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弗试（识），则不明。群臣莫以□〈（一五〇）〉则不忠。今韩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内有大[上乱下皿]（乱），外支秦魏之兵，王以为不亡乎。韩亡，秦有〔郑〕〈（一五一）〉地，与大粱（梁）僯（邻），王以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负强秦之祸，王以为利乎。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一五二）〉必将更事，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与河，绝〕韩上党而攻强赵，〈（一五三）〉氏（是）复阏与之事也，秦必弗为也。若道河内，倍邺、朝歌，绝漳、铺（滏）〈若缺五六字〉邯郸之鄗（郊），氏（是）知伯之〈（一五四）〉过（祸）也，秦有（又）不敢。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上丘下月]（厄）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有（又）弗为也。若道河〈（一五五）〉外，倍大粱（梁），右蔡、召，与楚兵决于陈鄗（郊），秦有（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有（又）不攻燕与齐矣。韩亡之后，〈（一五六）〉兵出之日，非魏无攻已。秦固有坏（怀）、茅、刑（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河内共墓必危。有郑地，得垣[左土右(癃-疒+广)]（雍），决荧泽，大粱（梁）〈（一五七）〉必亡。王之使者大过而恶安令是（氏）于秦，秦之欲许久矣。秦有叶、昆阳，与舞阳邻，听使者之恶，随（堕）安陵是（氏）而亡〈（一五八）〉之。缭舞阳之北以东临许，南国必危。国先害已。夫增（憎）韩，不爱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不爱南国，非也。异日者，秦〈（一五九）〉在河西，晋国去粱（梁）千里，有河山以阑之，有周韩而间之。从林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櫋（边）城尽拔，支台〈（一六〇）〉随（堕），垂都然（燃），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续以围。有（又）长殴（驱）粱（梁）北，东至虖（乎）陶卫之〔郊，北至乎〕监。所亡秦者，山南、山北、河〈（一六一）〉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秦乃在河西，晋国去粱（梁）千里而过（祸）若是矣。〔又况于使〕秦无韩，有郑地，无〔河〕〈（一六二）〉山而阑之，无周韩而间之，去粱（梁）百里，〔祸〕必百此矣。异日者，从〔纵〕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韩不〔可得也〕。〈（一六三）〉今韩受兵三年，秦挠以讲，识亡不听。投质于赵，请为天〔下雁〕行顿〔刃〕，□□□疾□。〔皆〕识秦□□〔无〕〈（一六四）〉躬（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必不休。是故臣愿以从事王，王□□□□□[亻医]韩之质，以存韩而〈（一六五）〉求故地，韩必效之。此士民不劳而故地尽反矣。亓（其）功多于与秦共伐韩，〔而〕必无与强秦邻之祸。〈（一六六）〉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上党于共宁，使道安成之□，出入赋之，是魏重质〈（一六七）〉韩以亓（其）上党也。合有亓（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是韩，魏之县也。魏〈（一六八）〉得韩以为县，以��〈卫〉大粱（梁），河北必安矣。今不存韩，贰（二）周安陵必貤（弛），楚赵大破，燕齐甚卑，天下西舟而驰〈（一六九）〉秦，而入朝为臣不久矣。‧八百五十八



谓起贾
胃（谓）起贾曰：私心以公为为天下伐齐，共约而不同虑。齐秦相伐，〈（一七〇）〉利在晋国。齐晋相伐，重在秦。是以晋国之虑奉秦，以重虞秦。破齐，秦不妒得，晋之上也。秦食〈（一七一）〉晋以齐，齐毁，晋敝，馀齐不足以为晋国主矣。晋国不敢倍秦伐齐，有（又）不敢倍秦收齐，秦两县（悬）齐晋〈（一七二）〉以持大重，秦之上也。是以秦晋皆（㑛）策若计以相笥（伺）也。古之为利者养人□□立重，立重者畜人以〈（一七三）〉利。重立而为利者卑，利成而立重者轻。故古之人患利、重之自夺□□□唯贤者能以重□，察〈（一七四）〉于见反，故能制天下。愿御史之孰（熟）虑之也。且使燕尽阳地，以河为竟（境），燕齐毋□难矣。以燕王之贤，〈（一七五）〉伐齐，足以[亻��]刷先王之饵（耻），利擅河山之间，埶（势）无齐患，交以赵为死友，地不与秦攘（壤）介（界），燕毕□□〈（一七六）〉之事，难听尊矣。赵取济西，以方河东，燕赵公相，二国为一，兵全以临齐，则秦不能与燕赵争□□□〈（一七七）〉□亡宋，得南阳，伤于鲁，北地归于燕，济西破于赵，馀齐弱于晋国矣。为齐计者不逾强□□□□〈（一七八）〉□秦□□不合，莫尊秦矣。魏亡晋国[酉犬]（犹）重秦也。与之攻齐，攻齐已，魏为□国重楚为□□□□，〈（一七九）〉重不在粱（梁）西矣。一死生于赵，毁齐，不敢怨魏，魏，公之魏已。楚割淮北，以为下蔡启□，得〈（一八〇）〉虽近越，实必利郢。天下且功（攻）齐，且属从，为传棼（焚）之约。终齐事，备患于秦，□〈（一八一）〉是秦重攻齐也，国必虑。意齐毁未当于秦心也。卢（虑）齐（剂）齐而□事于□□□与天下交长，秦无〈（一八二）〉过（祸）矣。天下齐（剂）齐不侍（待）夏，近虑周，周必半岁，上党宁阳非一举之事也。然则韩□一年有馀矣。天下休，〈（一八三）〉秦兵适敝，秦有虑矣。非是犹不倍齐也，畏齐大（太）甚也。公孙鞅之欺魏卬也，公孙鞅之罪也。身在〈（一八四）〉于秦，请以其母质，襄疵弗受也。魏至今然者，襄子之过也。今事来矣，此齐之以母质之时也，而武〈（一八五）〉安君之弃祸存身之夬（诀）也。‧五百六十三



赵太后规用事
赵大（太）后规用事。秦急攻之，求救于齐，齐曰：必〔以〕大（太）后〈（一八六）〉少子长安君来质，兵乃出。大（太）后不肯，大臣强之。大（太）后明胃（谓）左右曰：“有复言令长安君质者，老妇〈（一八七）〉必唾亓（其）面。”左师触龙言，愿见。大（太）盛气而胥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一八八）〉不得见久矣。窃自□老舆（与），恐玉��（体）之有所[习谷]（郄）也，故愿望见大（太）后。”曰：“老妇持（恃）连（辇）而睘（还）。”曰：“食饮（饮）得〈（一八九）〉毋衰乎？”曰：“侍（恃）鬻鬻（粥）耳。”曰：“老臣间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嗜）食，[替-曰+昌]于身。”曰：“老妇不〈（一九〇）〉能。”大（太）后之色少解。左师触龙曰：“老臣贱息□□，[冣-冖+宀]最少，不宵（肖），而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一九一）〉以��〈卫〉王宫。昧死以闻。”大（太）后曰：“敬若（诺）。年几何矣？”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寘（填）��（壑）谷而托之。”曰：“丈夫〈（一九二）〉亦爱怜少子乎？”曰：“甚于妇人。”曰：“妇人异甚。”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长安君。”曰：“君过矣。〈（一九三）〉不若长安君甚。”左师触龙曰：“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攀亓（其）��（踵）为之泣，念亓（其）远〈（一九四）〉也。亦哀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不使反。剀（岂）非计长久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大（太）后曰：〈（一九五）〉“然。”左师触龙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亓（其）继有在之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一九六）〉在者乎？”曰：“老妇弗闻。”曰：“此亓（其）近者，祸及亓（其）身，远者及亓（其）孙。剀（岂）人主之子侯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一九七）〉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之位，而封之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汲（及）今令有功于国，〈（一九八）〉山陵堋（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之短也。故以为亓（其）爱也不若燕后。”大（太）后曰：“若（诺）。次（恣）〈（一九九）〉君之所使之。”於氏（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兵乃出。子义闻之曰：“人主子也，骨肉之亲也，[酉犬]（犹）不能持无〈（二〇〇）〉功之尊，不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然兄（况）人臣乎。”‧五百六十九



谓穰侯
胃（谓）穰侯：“秦封君以陶，假君天下数〈（二〇一）〉年矣。攻齐之事成，陶为万乘长，小国��（率）以朝，天下必听，五伯之事也。攻齐不成，陶为廉监而莫〔之〕〈（二〇二）〉据。故攻齐之于陶也，存亡之几也。君欲成之，侯不使人胃（谓）燕相国曰：‘圣人不能为时，时至亦弗失也。舜〈（二〇三）〉虽贤，非适禺（遇）尧，不王也。汤武虽贤，不当桀纣，不王天下。三王者皆贤矣，不曹（遭）时不王。今天下攻齐，〈（二〇四）〉此君之大时也。因天下之力，伐仇国之齐，报惠王之聭（耻），成昭襄王之功，除万世之害，此燕之利也，而〈（二〇五）〉君之大名也。诗曰：树德者莫如兹（滋），除怨者莫如尽。吴不亡越，越故亡吴。齐不亡燕，燕故亡齐。吴亡于越，齐亡〈（二〇六）〉于燕，馀（除）疾不尽也。非以此时也成君之功，除万世之害，秦有它（他）事而从齐，齐赵亲，其仇君必深矣。挟〈（二〇七）〉君之仇，以于燕，后虽悔之，不可得矣。君悉燕兵而疾赞之，天下之从于君也，如报父子之仇。诚为粼（邻），世世〈（二〇八）〉无患。愿君之专志于攻齐而无有它（他）虑也。’”‧三百

‧大凡二千八百七十



谓燕王
胃（谓）燕王曰：“列在万乘，奇（寄）质〈（二〇九）〉于齐，名卑而权轻。奉万乘助齐伐宋，民劳而实费。夫以宋加之淮北，强万承之国也，而齐〈（二一〇）〉兼之，是益齐也。九夷方一百里，加以鲁卫，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兼之，是益二齐也。夫一齐之强，〈（二一一）〉燕犹弗能支。今以三齐临燕，亓（其）过（祸）必大。虽然，夫知（智）者之〔举〕事，因过（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齐紫败〈（二一二）〉素也，贾十倍。句浅栖会稽，亓（其）后残吴，霸天下。此皆因过（祸）为福，转败而为功。今王若欲因过（祸）而为福，〈（二一三）〉转败而为功，则莫若招（遥）霸齐而尊之，使明（盟）周室而粉（焚）秦符，曰：‘大（太）上破秦，亓（其）次必长毖之。’秦□毖〈（二一四）〉以侍（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诸侯，今为齐下。秦王之心茍得穷齐，不难以国壹栖（接）。然则王何〈（二一五）〉不使辩士以若说说秦王曰：‘燕赵破宋，肥齐，尊之，为之下者，燕赵非利之也。燕赵弗利而埶（势）为者，以不〈（二一六）〉信秦王也。然则王何不使可信者，栖（接）收燕赵，如经（泾）阳君，如高陵君，先于燕赵，曰，秦有变。〈（二一七）〉因以为质，则燕赵信秦。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韩魏不听则秦伐，〈（二一八）〉齐不听则燕赵伐，天下孰敢不听？天下服听，因��（驱）韩魏以伐齐，曰，必反宋，归楚淮北。反宋、归楚淮北，燕赵〈（二一九）〉之所利也。并立三王，燕赵之所愿也。夫实得所利，尊得所愿，燕赵之弃齐说（脱）沙（屣）也。今不收燕赵，齐伯〈（二二〇）〉必成。诸侯赞齐而王弗从，是国伐也。诸侯伐齐而王从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赵，国安、名尊，不收燕〈（二二一）〉赵，国危而名卑。夫去尊安，取卑危，知（智）者弗为。’秦王闻若说必若誎（剌）心。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若说〔说〕〈（二二二）〉秦，秦必取，齐必伐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齐，正利也，尊上交，务正利，圣王之事也。”



献书赵王
献书赵王：臣闻〈（二二三）〉〔甘〕洛（露）降，时雨至，禾谷綘（丰）盈，众人喜之，贤君恶之。今足下功力非数加于秦也，怨竺（毒）积怒，非深于齐，下吏〈（二二四）〉皆以秦为忧赵而曾（憎）齐。臣窃以事观之，秦几（岂）忧赵而曾（憎）齐��（哉），欲以亡韩呻（吞）两周，故以齐饵天下。〈（二二五）〉恐事之不诚（成），故出兵以割革赵魏。恐天下之疑己，故出挚（质）以为信。声德与国，实伐郑韩。□〈（二二六）〉以秦之计，必出于此。且说士之计，皆曰韩亡参（三）川，魏亡晋国，市朝未罢，过（祸）及于赵。且物固〔有事〕〈（二二七）〉异而患同者。昔者楚久伐，中山亡。今燕尽齐之河南，距莎（沙）丘巨鹿之囿三百里，距麋关北至于□□〈（二二八）〉者千五百里。秦尽韩魏之上党则地与王布属壤芥（界）者七百里。秦以强弩坐羊肠之道则地去〈（二二九）〉邯郸百廿里，秦以三军功（攻）王之上常（党）而包其北，则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增注、��恒山而守三百里〈（二三〇）〉过〈通〉燕阳曲逆，此代马胡狗（驹）不东，纶（仑）山之玉不出，此三葆（宝）者或非王之有也。今从强秦久伐〈（二三一）〉齐，臣恐亓（其）过（祸）出于此也。且五国之主尝合衡谋伐赵，疏分赵壤，箸之[缶反]盘竽（盂），属之祝諎，五国之兵〈（二三二）〉出有日矣。齐乃西师，以唫（禁）强秦，史（使）秦废令疏服而听，反温、轵、高平于魏，反王、公符逾遇赵，此〈（二三三）〉天下所明知也。夫齐之事赵，宜正为上交，乃以柢（抵）罪取伐，臣恐后事王者不敢自必也。今王收〈（二三四）〉齐，天下必以王为义矣，齐[傲-亻－亠－攵＋呆]（保）社稷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则齐义，王以天下就之。齐逆，王以天下□〈（二三五）〉之，是一世之命制于王也。臣愿王与下吏羊（详）计某言而竺（笃）虑之也。



齐宋攻魏
齐宋攻魏，楚回（围）翁（雍）是（氏），秦败屈〈（二三六）〉丐。胃（谓）陈轸曰：“愿有谒于公，其为事甚完，便楚利公，成则为福，不成则为福。今者秦立于〈（二三七）〉门，客有言曰：‘魏胃（谓）韩倗、张义（仪）：煮棘（枣）将榆（逾），齐兵有（又）进，子来救〔寡〕人可也，不救寡人，寡人弗〈（二三八）〉能枝（支）。’槫（转）辞也。秦韩之兵毋东，旬馀，魏是（氏）槫（转），韩是（氏）从，秦逐张义（仪），交臂而事楚，此公事成也。”〈（二三九）〉陈轸曰：“若何史（使）毋东？”合（答）曰：“韩傰之救魏之辞，必不胃（谓）郑王曰：‘傰以为魏。’必将曰：“傰将槫（抟）三国〈（二四〇）〉之兵，乘屈丐之敝，南割于楚，故地必尽。’张义（仪）之救魏之辞，必〔不〕胃（谓）秦王曰：‘义（仪）以为魏。’〔必将〕〈（二四一）〉曰：‘义（仪）且以韩秦之兵，东巨（拒）齐宋，义（仪）〔将〕槫（抟）三国之兵，乘屈丐之敝，〔南割于〕楚，名存亡〔国〕，□□〈（二四二）〉□□而归，此王业也。’公令楚〔王与韩氏地，使〕秦制和。胃（谓）秦曰〈缺七字〉施三〈（二四三）〉□〔韩〕是（氏）之兵不用而得地〔于楚〕〈缺二十馀字（二四四）〉□魏，魏是（氏）不敢不听。韩欲地而兵案声〔威发〕于魏，魏是（氏）〈缺八九字〉魏氏〔转〕，〈（二四五）〉秦韩争事齐，楚王欲毋予地，公令秦韩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秦韩之〈（二四六）〉王劫于韩傰、张义（仪）而东兵以服魏，公常操□□□责于秦〈缺四五字〉公□□［张］〈（二四七）〉义（仪）多资矣。”



谓春申君
胃（谓）春申君曰：“臣闻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二四八）〉地不可不蚤定。为君虑封，莫如远楚。秦孝王死，公孙鞅杀。惠王死，襄子杀。公孙〈（二四九）〉央（鞅）功臣也，襄子亲因（姻）也，皆不免，封近故也。太公望封齐，召公奭封于燕，欲远王室〈（二五〇）〉也。今燕之罪大，赵之怒深，君不如北兵以德赵，浅（践）[上乱下皿]（乱）燕国，以定身封，此百世一时也。”“所〈（二五一）〉道攻燕，非齐则魏，齐魏新恶楚，唯（虽）欲攻燕，将何道��（哉）？”对曰：“请令魏可。”君曰：〈（二五二）〉“何？”曰：“臣至魏，便所以言之。”乃胃（谓）魏王曰︰“今胃（谓）马多力则有。言曰胜千钧，则不然者，何〈（二五三）〉也？千钧非马之任也。今胃（谓）楚强大则有矣。若夫越赵魏，关甲于燕，几（岂）楚之任��（哉）？非楚之任而为之，是敝楚也。敝楚强楚，亓（其）于王孰便？”



秦韩战于蜀潢
秦韩战于蜀潢，韩是（氏）急。公中（仲）傰胃（谓）韩王曰：“冶（与）国非可持（恃）也。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若因张义（仪）而和于〈（二五六）〉秦，洛（赂）之以一名县，与之南伐楚，此以一为二之计也。”韩王曰：“善。”乃警公中（仲）傰，将使〈（二五七）〉西讲于秦。楚王闻之，大恐。召陈轸而告之。陈轸曰：“夫秦之欲伐王久矣。今或〈（二五八）〉得韩一名县具甲，秦韩并兵南乡（向）楚，此秦之所庙祠而求也，今已得之，楚〈（二五九）〉国必伐。王听臣之为之，警四竟（境）之内，兴师救韩，名（命）战车，盈夏路，发信〔臣，多〕〈（二六〇）〉亓（其）车，重亓（其）敝（币），史（使）信王之救己也。韩为不能听我，韩之德王也，必不为逆以来，是〔秦〕〈（二六一）〉韩不和也。〔兵虽〕至，楚国不大病矣。为能听我，绝和于秦，□必大怒，以厚怨韩。韩南〈（二六二）〉□□必轻秦，轻秦，亓（其）应必不敬矣。是我困秦韩之兵，免楚国楚国之患也。”楚〈（二六三）〉之〈王〉若（诺）。乃警四竟（境）之内，兴师，言救韩，发信臣，多车，厚亓（其）敝（币），使之韩，胃（谓）韩〈（二六四）〉王曰：“不穀唯（虽）小，已悉起之矣。愿大国肆意于秦，不穀将以楚□韩。”〔韩王〕〈（二六五）〉说（悦），止公中（仲）之行。公中（仲）曰：“不可。夫以实苦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二六六）〉楚之虚名，轻绝强秦之适（敌），天下必苾〈笑〉王。夫轻绝强秦而强□〈（二六七）〉楚之谋臣，王必悔之。”韩王弗听，遂绝和于秦。秦因大怒，益师，与韩是（氏）战于岸〈（二六九）〉门。楚救不至，韩是（氏）大败。故韩是（氏）之兵非弱也，亓（其）民非愚蒙也，兵为秦禽，知（智）〈（二七〇）〉为楚��（笑）者，过听于陈轸，失计韩傰。故曰：“计听知顺逆，虽（虽）王可。”



秦使辛梧据梁
秦使辛〈（二七一）〉梧据粱（梁），合秦粱（梁）而攻楚。李园忧之。兵未出，谓辛梧：“以秦之强，有粱（梁）之劲，东面而伐〈（二七二）〉楚。于臣也，楚不侍（待）伐割挚马免而西走，秦馀（与）楚为上交，秦祸案环（还）中粱（梁）矣。〈（二七三）〉将军必逐于粱（梁），恐诛于秦。将军不见井忌乎？为秦据赵而攻燕，拔二城。燕使蔡〈（二七四）〉鸟股符胠壁，奸（间）赵入秦，以河间十城封秦相文信侯。文信侯弗敢受，曰：‘我无功。’蔡鸟〈（二七五）〉明日见，带长剑，案（按）其剑，举其末，视（示）文信侯曰：‘君曰我无功，君无功，胡不解君之玺，以〈（二七六）〉佩蒙��、王��也？秦王以君为贤，故加君二人之上。今燕献地，此非秦之地也。君弗〈（二七七）〉受，不忠。’文信侯敬若（诺）。言之秦王，秦王令受之。馀（与）燕为上交，秦祸案环（还）归于赵矣。秦〈（二七八）〉大举兵东面而赍赵，言毋攻燕。以秦之强，有燕之怒，割勺（赵）必罙（深）。赵不能听，逐井忌，诛于〈（二七九）〉秦。今臣窃为将军私计，不如少案（按）之，毋庸出兵，秦未得志于楚，必重粱（梁），粱（梁）〈（二八〇）〉未得志于楚，必重秦，是将军两重。天下人无不死者，久者寿。愿将军之察〈（二八一）〉之也。粱（梁）兵未出，楚见粱（梁）之未出兵也，走秦必缓。秦王怒于楚之缓也，惌（怨）必深。〈（二八二）〉是将军有（又）重矣。”粱（梁）兵果六月乃出。



见田��于梁南
见田[��-女+廾]于粱（梁）南，曰：“秦攻鄢陵几拔矣。粱（梁）〈（二八三）〉计将奈何？”田[��-女+廾]曰：“在楚之救粱（梁）。”对曰：“不然。在粱（梁）之计，必有以自恃也。无自恃计，〈（二八四）〉传（专）恃楚之救则粱（梁）必危矣。”田[��-女+廾]曰：“为自恃计，奈何？”曰︰“粱（梁）之东地，尚方五〈（二八五）〉百馀里而与粱（梁）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大县十七，小县有市井卅有馀。将军〈（二八六）〉皆令县急急为守备，撰（选）择贤者，令之坚守，将以救亡。令粱（梁）中都尉□□〈（二八七）〉大将，其有亲戚父母妻子，皆令从粱（梁）王葆（保）之东地单父，善为守备。”田[��-
女+廾]〔曰〕：〈（二八八）〉“粱（梁）之群臣皆曰：粱（梁）守百万，秦人无奈粱（梁）何也。粱（梁）王出，顾危。”对曰：“粱（梁）之群〈（二八九）〉臣必大过矣，国必大危矣。粱（梁）王自守，一举而地毕，固秦之上计也。今粱（梁）王居〈（二九〇）〉东地，其危何也？秦必不倍（背）粱（梁）而东，是何也？多之则危，少则伤。所说谋者为之〈（二九一）〉而秦无所关其计矣。危弗能安，亡弗能存，则奚贵于智矣。愿将军之察〈（二九二）〉也。粱（梁）王出粱（梁），秦必不攻粱（梁），必归休兵，则是非以危为安，以亡为存邪，是计一得〈（二九三）〉也。若秦拔鄢陵，必不能掊（背）粱（梁）、黄、济阳、陶、睢阳而攻单父，是计二得也。若欲出楚〈（二九四）〉地而东攻单父，则可以转祸为福矣，是计三得也。若秦拔鄢陵而不能东攻〈（二九五）〉单父，欲攻粱（梁），此粱（梁）楚齐之大福已。粱（梁）王在单父，以万丈之城，百万之守，五年之〈（二九六）〉食，以粱（梁）饵秦，以东地之兵为齐楚为前行，出之必死，击其不意，万必胜。齐楚见〈（二九七）〉亡不叚，为粱（梁）赐矣。将军必听臣，必破秦于粱（梁）下矣。臣请为将军言秦之可〈（二九八）〉可破之理，愿将军察听之〔也〕今者秦之攻粱（梁）□□□将□以□□行几二千里，至，〈（二九九）〉与楚粱（梁）大战长社，楚粱（梁）不胜，秦攻鄢陵，秦兵之□□死伤也，天下之□□□□也。〈（三〇〇）〉秦兵战胜，必收地千里，今战胜不能倍（背）鄢陵而攻粱（梁）者少也。鄢陵之□□守，□□丈，卒〈（三〇一）〉一万。今粱（梁）守，城万丈，卒百万。臣闻之也，兵者弗什弗围，弗□□□军。今粱（梁）守百万，粱（梁）〈（三〇二）〉王有（又）出居单父。秦拔鄢陵，必归休兵。若不休兵而攻□粱（梁），守必坚。是〔何〕也？王〈（三〇三）〉在外，大臣则有为守，士卒则有为死，东地民有为勉，诸侯有为救粱（梁），秦必可〈（三〇四）〉破粱（梁）下矣。若粱（梁）王不出粱（梁），秦拔鄢陵，必攻粱（梁），必急。将卒必□□，守必不〈（三〇五）〉固。是何也？之王则不能自植士卒；之将则以王在粱（梁）中也，必轻；之武则□□□如不□〈（三〇六）〉粱（梁）中必[上乱下皿]（乱）；之东地则死。王更有大虑，之诸侯则两心□□□无□□□地；之〈（三〇七）〉粱（梁）将则死王有两心，无以出死救粱（梁），无以救东地而□□□□□□□□王不出〈（三〇八）〉粱（梁）之祸也。”田[��-
女+廾]曰：“请使宜信君载先生见〈缺十二三字〉不责〈（三〇九）〉于臣，不自处危。今王之东地尚方五百馀里〈缺十二三字〉责于臣。〈（三一〇）〉若王□□，秦必攻粱（梁），是粱（梁）无东地忧而王〈缺十二三字（三一一）〉粱（梁）中，〔王〕不出，攻粱（梁）必急。王出，则秦之攻粱（梁）必〈缺十二三字（三一二）〉□□□□则秦□□大破〈缺二十馀字（三一三）〉□□□□臣来献□□□□王弗用臣则。”〈缺三至六七字〉



邯郸
〔邯〕郸〈缺八九字（三一四）〉□□□也。工（江）君[奚-大+小]（奚）洫曰：“子之来也，其将请师邪？皮（彼）将□□□重此□毋北兼邯郸，南必□□□□〈（三一五）〉□□□城必危，□□□□□□则吾将悉兴□□□□吾非敢以为邯郸赐也。吾将以救吾□□□〈（三一六）〉□曰：“主君若有赐，兴□□以救敝邑，则使臣□□□□其日以复于□君乎。”工君（尹）[奚-
大+小]（奚）洫曰：“大（太）缓，救邯郸，邯郸□□□郸，〈（三一七）〉进兵于楚，非国之利也。子择亓（其）日归而已矣。□今从子之后。”[鹿上耳下]（麛）皮归，复令（命）于邯郸君。曰：“□□□□□□〈（三一八）〉和于魏，楚兵不足侍（恃）也。”邯郸君曰：“子使，未将令（命）也，人许子兵甚俞，何为而不足恃〔也〕？”[鹿上耳下]（麛）皮曰：“臣之□□□〈（三一九）〉恃者，以亓（其）□也。彼亓（其）应臣甚辨（辩），女（如）似有理。皮（彼）非卒（猝）然之应也。皮（彼）笥（伺）齐□□□□□守亓（其）□□□□矣。□□□〈（三二〇）〉兵之日，不肯告臣。□然如进亓（其）左耳而后亓（其）右耳，台乎亓（其）所后者，必亓（其）也与□□□□□□许我兵，我必列（裂）地以和〈（三二一）〉于魏，魏必不敝，得地于赵，非楚之利也。故俞许我兵者，所劲吾国。吾国劲而魏氏敝，□人然后举兵，兼承吾〈（三二二）〉国之敝。主君何为亡邯郸以敝魏氏，而兼为楚人禽��（哉）。故蒌（数）和为可矣。”邯郸君榣（摇）于楚人之许己兵〈（三二三）〉而不肯和。三年，邯郸□，楚人然后举兵，兼为正（征）乎两国。若由是观之，楚国之口虽急乎，亓（其）实未也。故〈（三二四）〉□□应，且曾闻亓（其）音以知亓（其）心。夫颎然见于左耳，[鹿上耳下]（麛）皮已计之矣。


